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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华大学藏战国简中有一种详述解卦理论的筮

书，整理者题之为《筮法》。简文前半篇根据占问的事

项分类列举了许多卦例并进行解说， 后半篇则阐释

了该书分析卦例的一些基本原则。 至于其中的数字

卦卦例如何占得，简文并没有具体描述，只是在篇末

进行了简短说明：

各当其卦，乃扐占之，占之必扐 ，卦乃不

忒。

李学勤先生根据“其间有‘扐’”，断定其“一定是

用蓍草的占法”[1]，是很正确的意见。

大家都知道，《周易》 就是用蓍草或算筹演算成

卦的。 其具体过程见于《系辞》：

大衍之数五十，其用四十有九。 分而为二

以象两，挂一以象三，揲之以四以象四时，归奇

于扐以象闰。 五岁再闰，故再扐而后挂。 [2]

通过分两、挂一、除四、去余的演算过程，可得

“六”、“七”、“八”、“九”四个筮数。

北京大学藏汉简《荆决》，也是一种用算筹的占

法，其运算方法见于篇首“序言”：

左手执书，右手操筭，必东面。 用卅筭，分

以爲三分，其上分衡，中分从，下分衡。 四四而

除之，不盈者勿除。 [3]

这种算法用筹较少，相对《周易》略显简单，所得筮数

只能是“一”、“二”、“三”、“四”之一，可能出现的全部

卦象也只有 16种[4]。

然而在 《筮法 》中 ，筮数有 “四 ”、“五 ”、“六 ”、

“七”①、“八”、“九”6 个，其成卦之法显然与《周易》、
《荆决》不同。 既然简文失载，旁证阙如，《筮法》的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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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
① 《保训》是特例。 在清华简书类文献中，《保训》不仅字迹特

别，形制短小，而且是用旧简重复利用制成。

② 吴振武：《试说平山战国中山王墓铜器铭文中的“ ”字》，

“第一届汉语言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” 会议论文， 香港大

学，2002 年，香港。 又见《语言文字学研究》，北京：中国社

会科学出版社，2005 年 12 月，第 44-46 页。 又见《试说平

山战国中山王墓铜器铭文中的“ ”字》，《中国文字学报》

第一辑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06 年 12 月，第 73-76 页。 又

可参看《“ ”字的形音义》，《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

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，北京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

2003 年 3 月，第 141-142 页。

③ 李守奎：《清华简<系年>“也”字用法与攻 王光剑、 书

缶的释读》，待刊稿。

④ 贾连翔《数字卦研究》，未刊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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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就不得而知了吗？ 这一问题似可从出土实物资料

中得到启示。

1993 年， 湖北江陵王家台 15 号秦墓出土了大
批秦代竹简，其中的《易占》简被认为就是“三易”之

《归藏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15号墓中与《归藏》同出的，
还有 60支算筹[5]。 这些算筹很可能就是当时演“易”

的工具， 而其数量并非 50支。 这种现象告诉我们，
《系辞》所说“大衍之数五十，其用四十有九”可能并

非占法之通则。

前贤已经指出，“大衍之数五十”后有脱文，原文

实为“大衍之数五十五”[6]。 《系辞》又有：“天数五，地

数五，五位相得而各有合。天数二十有五，地数三十，

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，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。 ”

因此，我们试将“成变化而行鬼神”之数五十五运用

到《周易·系辞》所述运筹之法进行演算：

第一营“分而为二以象两”，即将 55支算筹随机
分为两份。假设两份分别为 23与 32，用等式表示即
为 55=23+32；
第二营“挂一以象三”，即从其中一份取出一支

算筹置于旁侧。 第一步的等式就变为 55=23+31+1；
第三营“揲之以四以象四时”，即取除四的余数。

23、31、1除四的余数分别为 3、3、1；
第四营“归奇于扐以象闰”，即将余数相加从筹

策中去除。 最终的运算结果即为 55-（3+3+1）=48。
《系辞》云：“四营而成易”，以上“四营”称为一

“变”。 “五岁再闰，故再扐而后挂”，是说把剩下的筹

策再用“四营”的方法进行运算。 通过归纳法我们可

以发现，第一变所得的余数之和只能是 3 或 7，而之
后再变所得的余数之和则只能是 4或 8。
根据以上规律， 可以将这种算法的运算步骤与

可能得到的结果列表如下：

原数五十五经过五变得到的结果 36、32、28、
24、20、16 除四以后， 便是 《筮法》 中所见的数字

“四”、“五”、“六”、“七”、“八”、“九”。 由此可见，《筮

法》的数字卦例正是用所谓“大衍之数（天地之数）五

十五”通过《系辞》所述占法推演得来的。

这种运算方法与《系辞》占法有两处不同：第一，

《系辞》用筹数五十（实为四十九），此用五十五；第

二，《系辞》三变成一爻，此处五变成一爻。考虑到《筮

法》与《周易》本属两种占筮系统 [7]，二者存在这种差

异就很容易理解了②。

在清华简 《筮法》 中， 作为卦划的数字 “四”、

“五”、“六”、“七”、“八”、“九”出现频率并不对等。 廖

名春先生曾作统计：“114 个六画卦共 684 爻，‘一’
和‘六’出现高达 631次，而‘九’、‘八’、‘五’、‘四’出
现一共才 53次”， 并解释这种现象说：“这当是其成
卦法所致”③。

如果《筮法》的占法恰如我们推测的这样，那么

占得六个数字的概率确非一律。 就比如筮数“九”所

对应的五变后的运算结果 36，只有在第一变余数是

3（出现概率1/4），其他四变余数皆为 4（出现概率各
为 1/2）的情况下才会出现，也就是：55-3-4-4-4-4=
36
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用数学算式表达即为：

通过排列组合后的概率运算， 各筮数出现的概

率可列表如下：

由上表可知，通过前述占法筮得“七”与“六”的

概率相加接近 2/3。 正是因为这两个数字出现的概
率比较高，遂使“七”与“六”逐渐抽象化，成为了的阳

爻与阴爻。

注：
① 简文原写作“一”，实为数字“七”。说见廖名春：《清华简〈筮

法〉篇与〈说卦传〉》，《文物》2013 年第 8 期；马楠：《清华简

〈筮法〉二题》，《深圳大学学报（人文社会科学版）》2014 年

第 1 期。

② 马王堆帛书《系辞》无“大衍之数”章而有描述“天地之数”

的“天一地二，天三地四，天五地六，天七地八，天九地十”

数语。 因此，不能排除今本《系辞》“大衍之数五十，其用四

十有九”晚出的可能性。 若是，则《筮法》这类用 55 支算筹

的占法较之用 49 的占法要更古老。

③ 见前揭廖名春先生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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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《筮法》中“一”表示数字“七”

清华简 《筮法》 中出现的卦画有 “一”、“六”、

“四”、“五”、“八”、“九”六种，其中最常出现的卦画为

“一”和“六”，笔者认为，“一”实际上代表的是数字

“七”，全篇中证据有三处：

（1） 【24】-【27】
两组卦分别为“九八七六五四”和“四五六七八

九”，正合于“内胜外”、“外胜内”。

（2） 【52】-【57】
简文以十二地支配卦画，则释“一”为“七”也同

样通顺。

（3）简文云“其失十三”。 【15】
则简文中数字卦卦画可分为三组，相加皆为 13：
4+9=13 5+8=13 6+7=13

而《筮法》所见数字卦中“一”实为数字七，又可

通过数字卦的算法得到验证。 基于“大衍之数五十”

的朱熹《周易本义》算法可以写作：

50-1=49 分为左右，分别除 4，取余数（整除以 4
计）相加，则得到 5或 9；
余下 44 或 40，分为左右，分别除 4，取余数（整

除以 4计）相加，得到 4或 8；
余下 32、36、40，分为左右，分别除 4，取余数（整

除以 4计）相加，得到 4或 8；
如果三次得到：

5+4+4=13，则 49-13=36=4×9；（老阳）
5+4+8=17，或 9+4+4=17，则 49-17=32=4×8；（少

阴）

5+8+8=21，或 9+4+8=21，则 49-21=28=4×7；（少
阳）

9+8+8=25，则 49-25=24=4×6。 （老阴）

结果以 7、8 为主，9、6 为辅。 事实上，并没有一
种类似的算法可以同时得到 1、4、5、6、8、9 六个数
字，并以 1、6为主。相对而言，一种算法的结果主体为

6和 7，由于 4=6-2；9=7+2；8=6+2；5=7-2，所以可以想

（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， 北京 10008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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